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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正在改变，你怎样选择（上）! !美"帕梅拉#罗纳德
拉乌尔#亚当查克

虫害还是农药？
星期一和星期四是农场的“采摘”日。从七

月到十月，每个星期我们都要采收甜玉米。今
天，学生李桑民和吉姆跟我一起采摘甜玉米，
其他学生去采摘蔬菜。我告诉他们怎么摸一
根成熟的玉米棒是不是已经籽粒饱满。更多
时候他们会摸到被谷实夜蛾吃过后留下的缺
孔。谷实夜蛾把卵产在玉米穗上伸出来的玉
米须上。当幼虫孵化出来后，它们爬到穗尖开
始取食玉米果穗。我们撕开几个玉米棒子后就
看到几只长得肥肥大大的幼虫，因为甜美盛宴
受到了打扰，它们正扭动着肥硕的身躯。虽然
刚开始时发生的数量还不是太多，可是种到后
面就很难看了。穗尖已被虫粪弄得黑黑的，实
在令人大倒胃口，我们的客户一般把它切掉。
我把谷实夜蛾当作不喷洒杀虫剂这一好处的
交换条件，这是有机农民和消费者都可以接受
的，而且认为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以合理的方
式得到解决。但桑民不以为然，说：“你还是用
农药的好，农药很有效。”我让大家停下手头的
活，聚拢在树荫下，开始了我的再次讲解。

我从大型传统农场种植单一作物和大量
施用氮、磷、钾肥，让农场成为作物害虫取食
为害和繁殖的理想场所开始讲起。这些农场
为害虫提供了富足的食料来源，但害虫的捕
食性天敌或寄生性天敌却缺少栖息地。在这
样的环境下，害虫种群迅速增长，需要大量使
用杀虫剂就不足为奇了。仅在加州，!""#年一
年就用掉了 $%&&&万磅的农药。尽管科学家
和政府为减少农药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加州
的农药使用量仍在逐年上升。农药监管部门
发出了要转用低毒农药的文件，但这个过程
是缓慢的，数百万磅的剧毒物质，如一些土壤
熏蒸剂，仍然被用在数千英亩的耕地上。

你不知道的草莓
!&&#年，在草莓上使用了超过 '(&万磅

的农药，其中包括超过 )&&万磅的溴甲烷，这

是一种在很多国家都被禁用的损耗臭氧的有
毒化学品。我们都喜欢吃草莓，但草莓上的农
药用得不是一般的多。众所周知，棉花已经是
农药的重灾区了，但 !%&&& 英亩草莓比
*%""""英亩棉花用的农药还要多。这其中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传统草莓种植户不进行
轮作。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地方种植草
莓这一利润丰厚的作物，把 '""万磅重的毒
投到环境中，换来高产、鲜红、有时也甜但通
常都不太美味的水果，真的值得吗？

有机农业的解决方案是，把草莓与其他
作物如花椰菜或绿肥作物等进行轮作，以及
用抗病草莓品种等。通过应用这些替代性的
有害生物防治办法，有机草莓的产量是常规
生产的 +(,至 %',，但是有机草莓的售价高
出常规 (&,至 $&&,。较高的售价足以弥补产
量较低的不足。
“草莓可是我特别喜欢的水果呢，”吉姆

说，“被喷了农药真的很要紧吗？”
“问得好，”我回答他，“一项研究评估，在

美国，每年因农药引发的癌症新病例达一万
个，致使鸟类死亡 *&&&万只。农场工人的前
列腺癌风险增加与溴甲烷相关；非霍奇金淋
巴瘤增加了 !至 %倍，这跟除草剂有关。还有
一项在 !&&$年进行的有 $#万多人参与的跟
踪调查研究表明，那些在 $'%!年以前曾经接

触过杀虫剂或除草剂的人群，在最初接触的
$&至 !&年后患有帕金森氏病的比例比未接
触人群高 *&,，因此，农田农药暴露的风险问
题很严重。”

农药残留
“那么食物上的农药残留呢？”吉姆打断

了我对种种癌症风险的罗列，“传统农业生产
的食品也有致癌风险吗？”

这应该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一个问题。
传统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其农药残留量通常
是有机生产的 )到 (倍。此外，还发现这些残
留物能进入人体。例如，研究人员发现，!至 (

岁儿童食用传统农业生产的食品，他们尿液
中有机磷杀虫剂代谢物含量的平均水平比那
些主要食用有机食品儿童的高出 '倍。我对
吉姆解释，尽管有上述这些数据，但传统方法
种植的农药残留通常远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
制定的残留容许量，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极低
水平的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不过，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尽量避免购买喷过
农药的农产品。在讲课结束前，我又补充道：
“即使我们现在用的化学合成农药越来越多，
害虫数量仍然不比 $'#&年代我们刚开始用
有机合成农药的时候少。这是因为害虫会对
农药产生抗药性，在农药处理过后存活下来

的害虫能够继续生长和大量繁殖。$''$年，已
经有超过 (&& 种昆虫和螨类、!*& 种杂草和
$(&种植物病原菌有抗药性的研究记录。”

急需新的防治措施
在听完这些又长又令人沮丧的人工合成

化学物质的毒性作用后，班上的学生有些茫
然了。先休息一下吧。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饮
料后，他们回来继续学习有机农业如何防治
病虫害。“有机农业防治病虫害更注重综合防
治，与传统农业使用农药的方法有很大不
同。”我解释道，“农民先要了解农田生态系
统，了解昆虫（包括害虫和益虫）的生活史。农
民可以对农场进行设计，使害虫种群数量最
小化。这可以从作物的多样性开始，但同时也
要注意保护益虫、捕食性鸟类、动物等不同群
体的栖息地。然而，单是多样性本身并不能解
决农业有害生物问题，所以，有机农民也要用
遗传育种、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多种方法来
进行控制，也会用到天然药物等多种物质。对
于许多害虫，我们的瓢虫、草蛉、食蚜蝇和各
种寄生蜂等来自自然界的生物控制，效果就
已经很好了，好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至
少对大多数作物来说是这样。”

在我说话时，桑民一直耐心地站在一旁，
一袋甜玉米就放在他的脚边，他问：“那为什
么综合防治对甜玉米不管用呢？”

我回答说：“一般的控制措施，如轮作等，
对谷实夜蛾是没有用的。因为谷实夜蛾是杂
食性害虫，几乎任何一种我们轮作的作物它
都吃，比如番茄、豆角、生菜，等等。它的成虫
又能够飞走，防治起来非常困难。我曾尝试在
玉米地释放赤眼蜂，但起到的防治效果有限，
跟付出的成本和精力完全不成正比。抗性育
种的方法也不行，因为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
还没找到一个抗谷实夜蛾的玉米基因。”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用活的生物来防治
病虫害，很多害虫在有机农场还是对付不了。
显然，有机和常规种植都急需新的防治措施。

《明日的餐桌》是一对夫妻共同
写成的书，一位是有机农场主，一位
是植物遗传学家，面对各种蔬菜、水
果、谷物等农作物在环境影响下发
生的变化，他们显然比我们更有发
言权，听他们建议今天我们应该如
何选择。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 ! ! ! ! ! ! ! ! ! !"结果出来了

没有张小娟也许就没有圆通。在喻渭蛟
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际，她给喻渭蛟指出了
这条明路。她的同学和亲友都在外边做快递，
尤其是喻渭蛟的同行———木匠陈德军已经腰
缠万贯，风光无限。
在那段日子，同学见面不仅跟赖梅松聊

快递，聊申通，聊老同学陈德军，还有人直言
不讳地劝他去做快递，做申通的加盟商。赖
梅松由不为所动到心动，由心动到行动，最
后踏上快递这“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
行当。

赖梅松接下的第一票很可能在途中“爆
炸”。!&&+年以前，专营信件的快递公司仅有
一家，即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当时，规定私营快递公
司不能接收轻于 (""克的邮件，而且私营公
司在快递的收费标准上，要高于 -./。

大多数信件都没超过 (""克，在 !0世
纪初，电子商务像一窝刚出蛋壳的雏鸟儿，
还闭着眼睛，张着黄嘴丫的小嘴，快递业务
基本上都是信件，民营快递不做信件就等于
自绝。

创办中通之前，赖梅松对快递市场进行
了一年多的调研，清楚民营快递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国际快递巨头
早已进入中国市场。0'%#年，美国的联邦快
递作为航空快递公司进入中国。两年后，德国
的敦豪通过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
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犹如一个专门生产

低档廉价消费品的大车间，出口的产品极其
有限。谁知在世纪末，这个大车间就像被重新
装修过似的焕然一新，流水线上的低档廉价
消费品越来越少了，最后几乎不见了，高新科
技产品一浪接一浪涌了上来。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以后，放松了对公司所有权的限制，允许
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占有 *(,的
股份，外商像一大群一大群的鸟儿飞越大西

洋、太平洋落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
!""!年，已有数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从
事各种业务，对快递的需求像一壶烧开
的水，吱吱响着，冒着腾腾热气。联邦快
递抓住了时机，成为第一家向中国内地
客户提供服务的国际速递商。
!"世纪 '"年代，申通、顺丰、宅急送等

民营快递崛起，他们不管是谁的菜，也不管菜
在谁的篮子里、谁的盘子里、谁的碗里，只要
吃得着、吃得下，绝不客气。管他呢，先吃进肚
子里再说。
此时快递市场已初具规模，每年全国约

有三两亿份额，华东地区已有二十几家快递
公司，除申通和天天是大鱼之外，韵达、圆通
还属于小鱼小虾。不过，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不时有快递公司倒闭，在中通成立的一个月
前就传出路通快递关门的消息，这犹如黄浦
江的浪，一波消失了，又一波涌了上来。

沉重而宁静的夜幕遮去了白昼的喧嚣与
欢腾，上海滩的霓虹灯竞相斗艳，闪烁着不甘
落后。开业一天的中通到了盘点的时候，各网
点的电话打来，算盘“噼里啪啦”几下结果就出
来了。那一天，中通全网总共收了 (*票快件。
按原计划晚上 %点，中通的网络班车从

上海和绍兴等地同时出发。不过，原计划肯定
不会是 (*票，这数不能说少，不过足以让人
失望，这种失望也许就像爬到七层楼时掉了
下来，还好没掉在地上，被五层的阳台给接住
了，心脏在跌的瞬间失重了，忽悠那么一下
子，还好，总算没把希望摔个粉碎。

不过，在此之前，中通已尝到过失落的滋
味。路通公司倒闭后，他们想把那一班人马拉
过来，对于新成立的公司来讲，能吸纳这批富
有经验的员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经过几番接
触，条件答应了，待遇谈妥了，中通想敞开大门
等待他们，没想到对方却投到其他地方去了。
也许他们觉得中通弱小，对前景不大看好。
开业前，赖梅松、赖建法、商学兵等人进行

过缜密策划，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是总部，哪能
仅跑一辆车？又租了 #辆车。当时，一家快递能
开通 (辆网络班车已经很了不起了，作为“三
通一达”的老大———申通也就开通 (辆。上海
到杭州，再到宁波的运费是 #%"元；上海到无
锡，再到南京的运费是 #("元，还有绍兴开到
无锡……每天仅租车的费用就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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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这是个自愿参加的试验。”许
平秋似乎看到了学员们的为难，他又说道，
“你们分发的卡片机是德国的产品，太阳能充
电，只要有信号，后援就知道你们在哪儿。除
了手机可以定位，皮带扣上也有定位装置，如
果谁觉得熬不下去了，拨个电话就会有人去
救援你们，号码手机里有，至于结果你们也知
道：出局。要提醒的是，这是经过改装
的卡片机，只能打那一个求援电话，
其他号码打不通。”

站得笔直的学员们，左右侧头面
面相觑着。但凡训练，永远都是按部
就班，跟着教官来，这一回全部要自
己发挥了，可把学员们给搞蒙了，而
且这任务听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真
是身无分文给扔在这座城市，那不得
把哥几个整成饿殍不成？
“最后强调的一点是，不要觉得

我是在逼你们铤而走险，生存的方式
千变万化，我相信你们在饿肚子的时
候会学得很快，不一定非要违法犯
罪。”许平秋道，似乎就是针对余罪而
说。他盯了余罪一眼，话锋回转，脸上
似笑非笑地说道，“当然，违法犯罪也
算一种，坦白地讲，滨海的犯罪率全国最高，
很多是生存条件逼迫所致。你们如果迫不得
已选择这种方式的话，我表示理解，不过要是
被地方公安揪着，刑事责任可得自己负啊。注
意你们的身份，是学员，不是在籍警察，好好
处理。”

这回学员们的精神几乎到压垮的临界
了，忍不住又窃窃私语着：“能行吗？怎么办？
熬得过去吗？”
等了片刻，许平秋又叫着安静，淡淡地说

着：“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今年省厅刑事
类招聘全部由省厅刑侦处负责，我很负责任
地讲，我的手里有三十多张聘任书，除了高等
学院对口进籍，以及不得不留出的名额，还有
不到十张聘任书，我希望你们中间最少淘汰
一半，那样的话，我就好操作多了。”
好大的一个桃子，学员们傻眼了，留在省

城梦寐以求的理想比任何时候都离自己更
近，而且凭着许平秋的身份，学员们知道假不
了。于是乎窃窃私语消失了，大家都热切地看

着许平秋，似乎都想迫不及待地表明：我行。
我怎么办？余罪在许平秋的话里嗅到了

一丝阴谋的味道。桃子肯定有，但代价是什么
就不知道了。他揣度不清自己的算盘是不是
打对了。不过出局就别想了，直接卷铺盖回
家，怕是这辈子也甭指望了。
“时间到，请上车。这辆车会把你们放在城

市里任何一个随机的角落，如果你们落单，那
就想办法自己生存，如果你们有幸撞
见，我希望你们互相协助，四十天后，
我会在这里等你们。当然，淘汰的就
不等了，有人送你们回家。”许平秋
看时间差不多了，喊着队伍两列并
一列，个个心情复杂地上了车。

行进了十数公里后，车停了下
来，许平秋回头看了看一帮学员，出
声问着：“谁带头？”没人吭声，似乎
没人敢挑这个头，组织给出的诱惑
大，可任务的难度也大。

许平秋说：“这样子怎么行？让你
们自谋生路都不敢，又不是送死，随时
可以回来。这个样子，还敢指望派你们
冲锋陷阵去？我挑个人怎么样？”

他看着，在寻找一个容易被撩
拨的人：“熊剑飞，这难道比你在自

由搏击随时可能面对的伤残还危险吗？敢不
敢！”“哼，有什么不敢。”熊剑飞被激怒了，起
身二话不说走到了门口，车门咣地一声打开，
他回头嚷着，“兄弟们，我先下车了，都怕个
屁，谁半路回来谁他妈是小娘养的。”
司机哈哈一笑，后面的学员也跟着乐了。

就这货，不管是茅坑还是火坑，他都敢跳，从来
都不考虑后果。不过，这个样子确实很让许平
秋赞扬了一番，车又行驶不远，张猛这个愣头
青也下车了，他也是个不怎么喜欢用大脑思考
的货。可这两人，让许平秋却是赞口不绝。
就这么开始了，许平秋看着一群跃跃欲

试又踌躇不已的学员：那是一种纠结心态的
表现，即将面临的困难和可能会得到的那份
工作相比，孰轻孰重需要仔细考虑。此时，他
的脸上已经是一种胜券在握的表情。
“很好，下一位是谁？是不是咱们该按次

序走？”许平秋在下一站，看着座位最前的李
二冬。那货嘴巴一哆嗦，害怕了，许平秋笑道：
“要不跳过你，一会儿直接把你送机场？”


